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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业之所以曲折漫长并最终走向胜利，美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之一。美
国从保护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确保矿物原料的源源供应和好望角航线的畅通与安全出发，并基于遏制苏联
扩张的考虑，介入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 美国采取两面政策，既维护和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
又同情纳米比亚的民族自决诉求，在助长殖民者侵略气焰，延缓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进展。尤其是在 1970年代中期后，美国积极斡旋和调解，尽管动机不纯，但客观上
促进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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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张莉清
（江汉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较之其他非洲国家， 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最为曲

折、漫长与复杂，直到 1990年才获得独立，成为非洲大陆
最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①诚然，地理上与之毗邻的南非

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极端顽固， 始终没有放弃霸占纳米比
亚的意图是影响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而远在大西洋

另一端的美国的直接卷入， 也是影响纳米比亚独立进程
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 特别是 20世纪 70、80年代，
美国的政策和行动， 深深地影响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道

路的命运。 而学界多从非洲或南部非洲的非殖民化这个
大视角来考察美国的政策或作用， 偶见或散见或附带性

地论述美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立场和成效。 西方
学者多是溢美之词， 过于夸大美国在其中所起的推动作

用；国内学者的评价较为客观，但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
本文试图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作一探

讨，以求教于学界专家和同仁。

一、 美国介入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原因
在战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是

欧洲，而随着对非洲认识的不断深化，非洲在其全球战略

部署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 位于南部非洲西南角的纳
米比亚，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丰富的战略资源和

重要的战略地位，也逐渐纳入美国的外交视野，成为美国

逐鹿非洲大陆的舞台一角和实现其全球战略构想的场所

之一。 和南非殖民主义政权的特殊关系也使美国直接或

间接地干预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 大体说来，美国插
手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

虑。

1. 保护自身经济和军事利益， 是美国卷入纳米比亚
非殖民化事务的首要因素。 南非和纳米比亚是美国在非

洲重要的投资和贸易场所。 美国对南非的投资一直增长
很快，在其对非洲私人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 1951-1957
年每年平均增加 11.6%，1957年达 3.01亿美元，相当于美
国在非洲私人直接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 ［1］美国对南非的

贸易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60年至 1965年，出口和入
口分别增加 52%和 110%，各达 4.38亿和 2.26亿美元。 美
国也是纳米比亚的最大投资者， 它所控股的楚梅布有限
公司垄断了纳米比亚的铜、铅、锌矿的开采，在 1948年到
1961年之间，该公司获得纯利润 1.05亿兰特（1961年，官
方汇率为 1兰特兑 1.4美元）。 ［2］此外，美国在南非拥有巨
大的军事利益。 美国在南非设立有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

卫星追踪站，以及军事太空追踪站；美国海军定期使用开
普敦和德班两个港口；美国的飞机也可使用南非的机场。

①对于“非殖民化”一词的涵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数西方学者把“非殖民化”看成殖民宗主国主动地、有计划地
让与殖民地独立或自治的行为。 国内学者过去很少使用这一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学
者对该词有了明确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认为非殖民化既是殖民地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

运动，也是殖民体系瓦解、殖民宗主国撤退的历史进程。 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和文化自治的辩证统一是

构成非殖民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笔者采纳了此种看法，而囿于资料的限制及其他缘由，本文侧重从政治独立的角度探讨纳

米比亚的非殖民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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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要维持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既得利益，必然会

插手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 使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
发展。

2. 确保“关键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矿物原料的大量
供应，是美国介入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

美国矿物原料的自给率不断下降， 这方面的需求却继续
增长， 矿产资源丰富的南非和纳米比亚成为美国重要的

供应地。南非是世界五大矿产国之一，黄金、铂族金属、锰、

钒、铬、钛等战略资源在世界储量和世界产量中的比例十
分可观。 仅在 1978年，美国工业所需铂类金属的 42%和
铬铁的 38%从南非进口。 ［3］ 纳米比亚为非洲第四大矿产

国，钻石、铀、铜、铅、锌、钨等储量或产量也均列世界前茅，

也是美国所需矿物的主要进口来源。 美国对国内工业所
必需的“关键性矿物”的依赖，使它十分重视与南非的关

系，关注纳米比亚非殖民化道路的走向，以防止资源供应
链的中断。

3. 确保南部非洲航道安全和航行自由， 也使美国很
难置身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务之外。 南非和纳米比亚的
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沿海地区拥有优良的港口和基

地，其中沃尔维斯湾是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必经之路，也
是唯一的可以停泊大型军舰的港口。 沿印度洋、绕南非好

望角出大西洋的航线是一条最重要的两洋交通线， 历来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 是美国和西欧进口石

油、粮食和其他战略原料的主要水道，有“西方海上生命

线”之称。 据统计，美国进口石油的 60%要经过这条航线
运输。而且，这条水道可以将美国部署在大西洋、地中海和

太平洋的舰队连成一体。 因此，保持南部非洲海上通道畅
通，是美国重要的战略考虑，这使美国不得不格外关注纳

米比亚的局势，力图避免事态失控，以致影响好望角航道
的安全和航行自由。

4. 遏制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 也使美国密切关注
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 苏联急切扩大在南部非洲的影响

力，以减少美国在该地区攫取矿产资源的机会，威胁美国

的石油供应线，从而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 1970年代，苏
联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 它趁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泥潭和

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抬头之际，加大了对南部非洲独立
进程的参与，大规模卷入安哥拉的冲突，加强对纳米比亚

非殖民化事业的支持。 美国对此高度警惕，它担心苏联会
影响其全球战略的实施， 尤其会影响其在南部非洲的战

略利益。 为了遏制苏联势力的渗透和扩展，确保美国在南
部非洲的总体战略利益不受挑战， 美国必然不能无视纳

米比亚如火如荼的非殖民化运动， 希冀按照自己的意图

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二、 美国的立场政策
美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受其在南部非洲的国

家基本战略的支配， 也深受历任政府对纳米比亚非殖民

化问题的认识态度的影响， 并与纳米比亚的局势紧密相

关。美国的立场政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战后至

1970年代中期， 美国对该问题的政策最凸显的特征是两
面性。 1970年代后半期至 1980年代，美国力主和平解决
纳米比亚问题。
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与南非少数白人政

权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联系。而且，美
国视后者为“非常有用的盟国”，是积极反共的战士，是和

自己一道同苏联进行冷战的盟友， 彼此之间存在很多共

同利益。 因此美国常常偏袒和纵容后者在纳米比亚实行
的殖民统治， 多次阻挠和反对联合国对南非采取有力行

动。 然而，美国也认识到非洲人民“宁愿要独立的破旧衬
衫， 也不要殖民保护的暖和毛毯”， 担心横加反对和过分

干涉会使它们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不得不
承认“自治”或独立是这些殖民地的政治归属，支持它们的

政治愿望，愿意向它们“提供我们的良好照料和帮助，以有
助于它们有条不紊地走向独立和确立作为一个国家的地

位”。 ［4］此外，也为了改善自己在对待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不

光彩形象， 美国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
者在纳米比亚的反动统治，而时不时地唱起“民族自决”和

“反对种族主义”的高调。
这种左右摇摆、自相矛盾的政策贯穿了战后至 70年

代中期的美国历届政府中， 尤以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最
为典型。 20世纪 60年代非洲非殖民化浪潮高涨，苏联以
非洲人民的“天然盟友”自居，高举“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

旗帜，加快进入非洲的步伐，先后与南非邻国黑人民族解
放组织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中国也同情和支援南部非洲人民的民族革命。 苏联和中
国的介入迫使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比前任总统更加重视

非洲。 肯尼迪“对非洲事务表现出美国政府官员所少有的
热情”，［5］ 特别关注研究席卷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

量， 公开宣布支持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民族独立运动，［6］强
调要在南部非洲实现民族“自决原则”。约翰逊政府继承了

肯尼迪对南部非洲的政策。 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及

其统治下的纳米比亚，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一改以往美
国公然支持前者，忽视后者的立场，拒绝南非总理亨德里

克·弗沃德访美的要求，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的对南非实
行武器禁运的 1963年第 181号和 182号决议，表示美国
“永远不会对像在西南非洲所存在的那样一种形势感到
满意”，［7］ 赞成联大关于取消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 1966
年第 2145（21）号决议。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纳米比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

同情和支持，是希望“能阻止非洲的反殖民主义与共产主

义彻底结盟。同时，美国和西方在南部非洲的经济、军事利
益而也能够得到保护”。 ［8］因此这种史无前例的高调支持

是口头多于行动， 美国仍设法多方纵容和庇护南非白人
种族主义政权。 对于联大通过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南非的

决议，美国投弃权票予以否决。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还暗
中资助南非政府， 以商业形式向其出售大批军民两用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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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增加私人资本的输出和进出口贸易。 据统计，美国从

1965-1967年卖给南非 776架飞机。 1965年，对南非的出
口和入口在 1960年的基础上分别增加 52%和 110%。 ［9］

1970年代中后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纳米比亚人民的武装斗争蓬勃开展。 苏联趁机大规模插

足南部非洲事务，卷入安哥拉的冲突，加大了对前线国家
和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的军事援助，与“人组”的联系不断发

展，答应向该组织提供更多武器。 基辛格为此惊呼:“改革
之风再次吹过非洲”。 ［10］美国担心南部非洲形势发展会损

害到美国的利益， 更担心苏联和古巴进一步加强在南部

非洲的活动。因此，美国调整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政策，积极
主张以谈判手段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更加主动地介入，明

确宣布在纳米比亚实行“多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表示
要设法和平解决该问题。 ［11］

卡特政府力争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以“促进反映
西方政治传统价值的领袖和政府的产生”并为“反对外部

强国继续侵入这个地区提供尽可能好的保护”。 ［12］为此，美

国同英、法、联邦德国和加拿大合作，组成五人“接触小
组”。该小组同南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下简称“人组”)、
前线国家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等有关各方进行广泛接触和

讨论，最后达成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主要条款于 1978年 9
月被安理会以 435 号决议的形式通过。
里根上台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支持南非的立场，

一度使和谈陷入僵局。 但美国没有停止斡旋活动，负责非

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在各方之间进行穿
梭外交，并与联合国真诚合作，经常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

通报情况。1980年代末美苏关系缓和后，美国继续开展外
交活动，积极与苏联合作，发起多轮谈判，推动有关各方最

终达成妥协，促成布拉柴维尔议定书的签订，从而使纳米
比亚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三、 美国因素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进程的影响
美国自我矛盾的立场和两面政策对纳米比亚的非殖

民化进程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美国纵容和庇护南非白人
种族主义政权的殖民统治， 大大助长了种族主义和殖民

主义的气焰。特别是美国支持南非提出的“联系方案”，即，
纳米比亚的独立必须同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联系起来解

决，致使和谈难以取得进展。正是美国的姑息与支持，使南

非敢于无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决定， 一意孤行
地坚持顽固的殖民立场， 从而大大延缓了纳米比亚的独

立进程。因此，纳米比亚独立道路曲折漫长，美国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鼓吹“民族自决”原则，有

时和南非唱反调， 支持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合理决议的通
过，从而鼓舞了非洲人民，给南非殖民当局构成了舆论压

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事业的
进展。

不过， 美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两面政策往往使自

身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境地。 南非种族主义者对美国的“不

友好”行为提出了抗议，认为“它同美国的关系决不是毫无

问题的”。 ［13］而殖民地人民也批评美国没有以公正的方式

支持他们的事业，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和独立。 “人组”主席

努乔马多次谴责美国对南非的怂恿和袒护阻扰了纳米比

亚的独立进程。 美国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成为

每一方的朋友，相反，却正同双方相对抗，没有赢得任何一
方的尊重”。 ［14］

美国因素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案的走向产生了巨

大影响。 美国和其他西方 4国组成的“接触小组”，在积极
调解和多方磋商后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重要建议： 纳米比

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自由选举；南非逐步从纳米比亚撤军；
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的过渡时期， 由联合国派遣维持和平

部队进驻该领土。 ［15］为促使南非和“人组”接受五国建议，
美国进行了多方努力。一方面，向南非施压。另一方面，美

国通过安哥拉对“人组”施加影响。同时，“接触小组”与“人
组”举行会谈。最终“人组”声明接受五国方案，南非迫于形

势表示承认。 这些建议也被安理会采纳，成为解决纳米比

亚独立问题的最权威方案—安理会 435号决议的文件基
础。而且，在美国的推动下，安哥拉—南非脱离军事接触的

协议于 1984年 2月在卢萨卡得以通过，从而为和平解决
纳米比亚问题迈出了“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一步”。 ［16］

此外， 美国因素还直接影响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具体
进程。美苏关系改善后，美国积极寻求苏联的合作，双方就

南非和古巴从安哥拉双撤军问题达成了原则立场， 为纳

米比亚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88年
5月至 12月，美国同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伦敦、布拉柴
维尔、纽约、开罗、日内瓦等地举行四方会议，经多轮艰苦
谈判，就纳米比亚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共识。 12月 13日签
署的《布拉柴维尔协议议定书》确定了：从 1989年 4月 1
日起的 27个月内，5万古军全部撤离纳米比亚；并从同一
天起实施联合国 435号决议；11月 1日在联合国监督下
举行选举。 日内瓦谈判则规定南非军队从 1988年 8月
10-30日撤出安哥拉。 这样，在美国的出面调停和积极斡
旋下，有关各方最终达成妥协。 南非和古巴军队按照日程
安排撤退，纳米比亚制宪会议如期举行选举，1990年 3月
21日纳米比亚正式宣告独立。

四、 结语
为保卫战略资源的可靠供应和好望角航线的安全，

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利益， 遏制苏联势力的渗透和扩

张，争取南部非洲人民，防止将其推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怀
抱，美国加紧向非洲大陆南部扩张，把目光投向种族矛盾

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多种势力激烈较量、非殖民化运动
日益高涨的纳米比亚。

美国在支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维护南非殖民统
治的同时，也须适应纳米比亚人民最终走向独立的潮流，

美国决策层试图寻求一种方法， 使非洲的自决要求同对

殖民国家的支持协调起来。［17］美国既不能削弱与盟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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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不想过分疏远当地非洲人民。因此，美国政府在纳米

比亚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两面政策。 美国出于自身利益
和冷战的考虑， 始终没有放弃对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的扶持和援助。同时，迫于形势的需要，美国不得不抬高支
持民族自决的调门。1970年代中期后，随着南部非洲形势
的剧变，美国采取更加主动的立场，更深地介入纳米比亚
非殖民化问题，力图主导纳米比亚非殖民化事务，使其纳

入美国外交政策的轨道，致力于问题的和平解决。

美国对南非的支持维护和加强了后者的殖民统治，
但它也鼓励帝国主义削减在非洲的势力， 甚至欢迎非洲

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发言人。［18］这种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

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运动。 特别在 1970中期后，美国在
冲突各方之间进行积极斡旋和调解， 推动了一揽子政治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协议的通过， 敦促南非接受和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 435号决议， 协助化解了南非和古巴从安哥
拉双撤军的难题。 尽管其“动机不纯”，但美国所作出的努

力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效果的确是促进了纳米比亚问题

的和平解决。 有关各方最终能够达成妥协，和平解决纳米
比亚问题，是同美国的积极推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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